貪念不可有

張惠蓉（法務部統計處科長）
阿強任職某縣政府消防局某分隊消防隊員，負責轄區內救災、滅火等工作。是依法認定從事公務的人員。阿強平日急公好義，古道熱腸，得知義消公基金短缺，就想幫公基金增加一些收入。於是利用職務上的方便和保管義消隊員印章的機會，製作義勇消防人員出動救災工作費清冊，連續將多名沒有實際出勤義消的姓名不實登載於請領清冊，並盜蓋印章在清冊上。虛報義消出勤共20人次、救災時數66小時，並連續以此名冊向縣政府消防局詐領每人次每小時新臺幣150元的義消救災費，合計共9千9百元。阿強自以為錢不是落入自己的口袋，而是為了大家的福利，不會有問題的。卻不知他這種行為是犯了貪污治罪條例第五條第一項第二款之利用職務上之機會詐取財物罪及刑法第二百十六條、第二百十三條之行使公務員登載不實之公文書罪。結果經檢察官提起公訴，法院判決處以有期徒刑1年10個月，並褫奪公權1年。

常見貪污犯罪類型大致上可分為侵占公用財物、收受賄賂或要求期約、浮報採購品項價格數量而收取回扣、擅自提領公款或物品、圖利行為等，案情有大有小，從小貪到巨貪都有案例。除了依據法令從事公務的人員外，受公務機關委託，承辦公務的人員及與前述人員共同犯該條例之罪者，都可成為貪污罪處罰的對象，不是只有公務員才會觸犯貪污罪。因此，里長、民意代表、受公務機關委託執行公務的農會或團體，甚至一般民眾，都包括在內，又如承包廠商勾結不肖公務員，藉行賄要求其違背職務的行為，為貪污罪之共犯，也全部適用貪污治罪條例。

依據法務部統計，自89年7月起執行「掃除黑金行動方案」以來，到95年11月底，各地方法院檢察署偵辦貪瀆起訴案件計3,537件，起訴人次8,955人，平均每個月約起訴46件、起訴人數為116人；其中高層簡任以上公務人員占5.4%、民意代表占6.4%、中層薦任公務人員占18.1%、基層委任以下公務人員占30.5%，以及一般民眾占39.6%。歷年總查獲金額約新臺幣285億元。而同期間法院裁判確定移送檢察機關執行有罪人數達1,878人，貪瀆案件的定罪率約為五成七。政府強力肅貪的作為，對端正政風，促進廉能政治，收到很大嚇阻效果。

阿強身為消防隊員，同時負責該隊義消之協勤、救災費的申報發放，藉職務上的機會，貪污瀆職，詐領取得的不法所得雖不多，也不是圖利自己，卻要面對法律制裁。不僅斷送了個人的美好前程，讓家庭蒙上一層陰影，更留下一個難以抹滅的污點。貪小失大的代價太大了，值得大家警惕和引以為戒，貪念不可有啊! 
tel：(02)2316-7183
e-mail：hjchang@mail.moj.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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毒害一生

呂源益（法務部統計處統計長）
「阿爸！你自己身體不好，不用常來看我。阿母的病好了嗎？」，阿宏緊緊握住父親粗糙的雙手，內心一陣酸楚，不禁流下淚來。「阿宏啊！好好表現，全家都望你早日回來。阿母每天都思念你。」。自從阿宏因毒品罪入監服刑後，他的父親每個月總會抽空前來會見他。阿宏生長在一個小康家庭，生性乖巧，很得人緣，書也唸得不錯，家人對他期望很高。就當閤家沉浸在幸福快樂的時候，發生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有一天阿宏應邀參加朋友的一場生日“轟趴”，因一時好奇吸食安非他命，之後禁不住誘惑而上癮，終至無法自拔。從此，阿宏的人生由彩色變成黑白。全家也因此被搞得心力交瘁、苦不堪言。為了吸毒開銷，阿宏昧著良心偷、拐、搶、騙，做盡社會大眾痛恨的壞事。父母的哀泣，挽回不了浪子的心。曾經幾次感於親情的呼喚，掙扎著戒毒，終究無法脫離毒海深淵。直到有一天，被銬上手銬，送進監牢時，才深自懊悔。

據法務部統計，我國整體毒品案件數除在90年及91年曾經遞減外，呈逐年增加趨勢。絕大多數國民都沒有吸毒，吸毒人口占全國人口總數極少部分。不過從觸犯毒品罪被起訴的人數，由87年的13,981人增加到94年的29,503人。其中施用毒品者約占8成5。因施用毒品不知悔改，一犯再犯而入監服刑的再累犯，多年來一直維持在8、9成。各類毒品的緝獲量，從87年的1,040公斤增加到94年的13,133公斤。以上這些數字看來，吸毒人口增多，毒品越來越氾濫。一旦沾上毒品，很難戒斷。依據毒品危害防制條例規定，視第一級或第二、三、四級毒品情節，刑責輕重不等。施用毒品者處三或五年以下有期徒刑；引誘他人施用者，處一到十年有期徒刑；持有毒品者，處一至三年以下徒刑。如果是製造、運輸、販賣及轉讓者，處死刑、無期徒刑或三、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刑責相當重，不可不知。

毒品是萬惡的根源，由它衍生出許多其他的犯罪，嚴重影響社會治安，因此被列為萬國公罪，各國莫不嚴刑重罰。不少人都以為毒品只是處罰成癮性高的海洛因、嗎啡、鴉片和古柯鹼。對所謂的「軟性毒品」，像大麻、搖頭丸、安非他命和K他命等，誤認為不會成癮、傷害身體，甚至不會處罰，這種認知是嚴重的錯誤。法務部爲防制毒品，設置戒毒資訊網，訂定防毒、拒毒、戒毒及緝毒四種反毒策略，全面向毒品宣戰，希望建構一個「無毒家園」的國家。對於陷入毒品深淵的吸毒者，法務部除設置新店、台中、高雄及台東戒治所外，更結合民間戒毒機構，像中途之家、主愛之家及各種戒毒村，協助戒毒。朋友們！千萬不要因一時好奇而染上毒癮，戕害身體也斷送美好的前程，毀掉幸福的家庭，真是毒害一生。
tel：(02)2316-7180
e-mail：yylu@mail.moj.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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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刑人的新訓中心

楊欽亮（臺灣高雄第二監獄統計主任）
當過兵的人一定知道，入伍第一個進入的單位就是新訓中心。部隊新訓中心是集合一群剛入伍新兵，透過這段新兵訓練期間，使其學習、瞭解軍中生活並及早適應，結束後透過抽籤或部隊選兵方式，決定服役的部隊。在監所也有這樣的單位，接收調查監獄。目前台灣設有二個接收調查監獄，分別是臺灣雲林第二監獄與及臺灣高雄第二監獄。接收調查監獄是用科學方法，鑑別入監受刑人之個別特質，再依照受刑人的特性，建立個別處遇計畫，給予適當的處遇，並移送到適當的監獄服刑，希望能以分類處遇、分監管理之方式，發揮行刑矯正的效果。

部分刑期1年6個月以上的入監男性受刑人，移送到本監(臺灣高雄第二監獄)，接受2-3個月的新收調查期。第1階段是個別行為觀察期，針對受刑人身體與心理狀況進行初步調查，實施心理測驗，蒐集家庭、社會之背景資料等並完成職業技訓課程。第2階段為團體活動觀察期，藉著觀察受刑人在工場、舍房內之人際參與、互動情形以及參與職訓課程操作情形，了解受刑人的人格特質、團體活動中的行為以及職業性向表現。第3階段為透過移監前之課程講習，作為移監之準備。
本監自92年11月開辦接收調查業務，在93、94兩年共完成接收調查分類受刑人3,289人，約占同期新入監人數一半，平均每月完成人數約 137 人，經由調查測驗、衡鑑及評估結果，將受刑人分為身心狀況類、國籍類、年齡類、罪質類及戒護安全類等5類，分到適當的監獄服刑。其中屬於戒護安全類者 2,396 人最多，占72.85%，其次為罪質類 393 人，屬身心狀況類 294 人。若按移送監獄來分類，以移送高雄監獄1,361人最多，占41.38%；其次為台南監獄788人及屏東監獄358人。
這是我國獄政史下上的一項創擧，希望以這種科學方法，將受刑人依照他的身心理狀況及人格特質等給予最適合量身訂作的處遇，能糾正他的犯罪行為，達到重生之目的。
tel：(07)615-1154
e-mail：ksdi@mail.moj.gov.tw

相關統計資料請至法務部全球資訊網法務統計網址瀏覽http://www.moj.gov.tw/
         「污點證人」要有一定條件              

葉雪鵬 （曾任最高法院檢察署主任檢察官）               

去年的十一月間，一宗在台北市的豪宅內種植毒品大麻的案件曝光，因而查出一大堆演藝圈人士涉嫌施用大麻的事件，目前已有二位施用毒品的名藝人被板橋地方法院裁定，進入勒戒處所接受為期不超過二個月的觀察、勒戒的處分。時下正在執行中。另外還有幾位擁有不少「粉絲」的名藝人，也因為施用毒品事件成為媒體追逐新聞的焦點人物，這些已經浮出檯面施用毒品的藝人，據新聞報導是因為牽涉到司法上一些程序問題，還需要一段時間來處理才有結論。在這等待處理這段時間內，媒體對這些未來很具新聞性的藝人，仍然窮追不捨，緊迫盯人。前些日子，檢方訊問一位兼具主持人身分的藝人，大概是想避開記者們的追逐，特地選在台北縣一處派出所作為偵訊的場所，想不到還是躲不開新聞媒體的跟蹤，這位藝人在派出所內接受檢察官訊問的時候，門口已被聚集的記者架好攝影機，當訪問完畢悄悄離開，才發現門口已經有媒體在守候，閃躲之餘話雖然沒有多說，但人己經被聚焦的鏡頭拍個正著。

由於這位藝人面對媒體沒有把此行目的說明白，也沒有透露當日訊問的內容。媒體在不得要領之下，只好揣摩情節，指這位藝人行動鬼祟進出警所應訊，與外間傳言將轉為「污點證人」有關。雖然這位藝人對傳聞中的說法極力否認，第二天報上還是出現應訊過程的完整報導。新聞媒體挖掘新聞功力的確讓人刮目相看。至於事實真相，則輪由讀者自己來揣摩了！不過，由這則新聞所提到的一個「污點證人」的名詞，倒可以提出來談談。

刑事訴訟法上的證人，一般是指對自己過去的經驗事實作出陳述的第三人，既然稱為第三人，當然排除也是親身經歷犯罪事實的被告在內，所以被告是不能在所犯的本案中作為證人，被告本人就案情所作的敘述，在刑事訴訟法上稱為「自白」，被告的自白在一定的條件之下，是可以作為犯罪的證據。被告的自白中如果牽涉到第三人的犯罪事實，在第三人所涉的案件中，這時另案的被告便成為第三人，當然可以作為證人。至於證人的名詞被冠上「污點」兩個字，成為「污點證人」，這只是一種俗稱，並非是法律條文所列載的正式用詞。一般說來證人應該是無關犯罪，本身乾乾淨淨的第三人，如今被冠上「污點」兩字，便成為不乾不淨的證人，望文生義就知道污點證人的身分是與犯罪有關，再來對照「污點證人」名詞的產生源頭：證人保護法第十四條的規定，可以印證這說法沒有偏差。證人保護法的第十四條把污點證人分為兩類：第一類污點證人的成立，依這法條第一項的規定，必須合於以下的要件：一.  可以作為污點證人的人，必須是證人保護法第二條所列舉之罪的犯罪嫌疑人、被告。證人保護法的第二條一共列了十五款的罪，除了第一款所定之最輕本刑為三年以上有期徒刑之罪，除了這款只注重在刑度不問罪名者外，其餘十四款所列舉的都注重在罪，包括刑法以及其他特別刑法中侵蝕國力、妨害社會治安的罪。二.  於偵查中供述與該案案情有重要關係的待證事項或其他正犯或共犯的犯罪事實。三.  因而使檢察官得以追訴這案件的其他正犯或共犯。四.  須事先得到檢察官的同意。合於以上四要件的污點證人，他自己供述所涉及的犯罪，是可以減輕或者免除其刑。

     第二類的污點證人，規定在證人保護法的第十四條第二項，共有三個成立要件；一.  這類的污點證人身分仍限於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但非證人保護法第二條所列之罪的正犯或共犯。二.  在偵查中供述所犯之罪的前手，後手或相關犯罪的網絡，因而使檢察官得以追訴與該犯罪相關之第二條所列刑事案件之被告者。三.  事先須經過檢察官的同意。具備以上三個要件的污點證人，檢察官可參酌他的犯罪情節的輕重，被害人所受的損害，防止重大犯罪危害社會治安的重要性及公共利益等事項，並以污點證入所供述他人犯罪情節或法定刑較重於其本身所涉的罪，「得為不起訴處分」。案件經過不起訴處分確定，污點證人自己所犯的罪就不會受到法院的定罪科刑。法律之所以會給污點證人刑罰上的優惠，無非是要經由這種「窩裡反」的條款，鼓勵合於污點證人要件的人勇於出面檢舉，揪出那些嚴重影響社會安寧的犯罪者，讓我們的治安會更好！

     被報紙喧騰轉為污點證人的這位藝人，依據媒體報導，是先查獲出售大麻的大盤商，再根據大盤商的資料追出施用毒品者。與污點證人係由其供述追出共犯或正犯的規定不合，而且施用毒品者的最重本刑是六月以上五年以下的有期徒刑，也非證人保護法第二條所定的犯罪，所以成為污點證人的機率並不大，除非他供出另有其他販毒的人。

［本文登載日期為96年2月27日，文中所援引之相關法規如有變動，仍請注意依最新之法規為準。］
救人導致傷害，不負刑事責任         

葉雪鵬（前最高法院檢察署主任檢察官）

八十五年的八月間，有一位李姓中年女子前往台北縣三芝鄉土地公坑後方的海邊，向一位陳姓教練任職的公司租用一輛水上摩托車騎乘遊玩。下午三時許，正當李女興高采烈，恣意在海面上馳騁的時候，由於駕駛技術不夠純熟，一個大浪迎面撲來，未能及時避開，水上摩托車便被浪濤打翻，人也隨著翻覆的水上摩托車落入海中。陳姓教練見狀，即衝入海中救人，陳某先將翻覆的水上摩托車拉起，因李女落海的所在，四周環繞著大型礁石，水上摩托車無法直接駛入救人，這時海面上風大浪急，眼見李女勢將被海浪捲走，手中又無其他可供救援工具，在這危急關頭，陳某頓時情急智生，車頭一轉，猛摧油門，想藉著水上摩托車下方噴出強大水柱的力量，把李女推向礁石上脫困。這急就章的險著果然奏效，李女因此順利獲救。只是在救援的過程中，導致李女身體與四肢多處受到溢血瘀青和擦傷。並且因傷口發生蜂窩性組織炎。李女便向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對陳某提出業務上過失傷害的告訴。前幾天的新聞報導：這件傷害案件經過檢察官的偵查以後，日前已經對被告陳某作出不起訴的處分。不起訴的理由認為陳某當時只是一心一意在搶救陷在危難中的告訴人性命，是刑法上所規定不得已的緊急避難行為，雖然因此使告訴人受到傷害，但是傷勢並不嚴重，救人性命與使人受傷兩相權衡之下，被告的行為阻卻違法，認定行為不罰，所以對他處分不起訴。

***           ***          ***          ***         ***

由上面這則實際發生的案例來看，在某些條件之下，為了救人所使用的方法或者在過程中，侵害到他人的權益，要不要負起民事或者刑事責任。是一個值得探討的問題，我們的社會上，經常有不顧自身安危，義勇救人的事蹟傳出。在危難當頭，分秒必爭的緊急情況下搶救他人性命或者其他法益，有時難免會對被搶救人的身體造成傷害或權益受到損害，卻很少聽聞獲救的人會反過頭來告救命的人一狀。這可能原因是一般人在鬼門關前走一趟以後，覺得自己的命能撿回來已是萬幸！對在危難中肯出手救援自己的人，感激都來不及，那會與救命的人對簿公庭。不過，有些人從另一角度來衡量自己的權益，就產生與多數人迥不相同的思維，難免因此會有糾紛發生。為解決這些不應發生而發生的紛爭，在民事與刑事法律中都有「緊急避難」法則的規定，作為解決這些爭議的準則。

這件現實發生的案件，是控告他人傷害的刑事案件，既是刑事案件，便與刑法有關，所以在這裡談談刑法上有關「緊急避難」法則的規定。

「緊急避難」規定在刑法總則第二十四條，條文的第一項是這樣規定的：「因避免自己或他人生命、身體、自由、財產之緊急危難而出於不得已之行為，不罰。但避難行為過當者，得減輕或免除其刑。」由這法條的規定來看，緊急避難的行為，如果合予刑法的規定，雖然在避難的過程中，所實施手段侵害到他人的法益，在刑法上也是行為不罰，不用負起刑事責任。避難行為縱然過當，也可以減輕或免除其刑。緊急避難是避免某些個人法益的危難，而犧牲他人的法益，所以在成立的要件上必須非常嚴謹。由上面所引法條來分析，主張緊急避難，必需符合以下五個要件：

第一.  要有緊急的危難  緊急危難是指特定的某些法益遭受危難，而且正處在緊急迫切的危險狀態中。至於危難發生的原因，出於人為或者是自然災害，都非所問。

第二.  避免的是自己或他人生命、身體、自由、財產的損害  可以適用緊急避難的法益，刑法採取列舉的方式，限於生命、身體、自由與財產。列舉以外其他的法益，像貞操．名譽等等，則不在救護範圍，要採用其他法則來保護。

第三.  避難行為要出於不得已  法條中所稱的「不得已」，是指非侵害到第三人的法益，就無法避免自己法益的危難，如果有其他方法可以取代，即不是不得已，還是要負起刑事責任。

第四.  避難行為要不過當  所謂不過當是指避難的行為不能逾越必要的程度，也就是說避難行為，應按危難的緊張程度與避難的情況，來決定避難行與所使用的手段是不是相當，不能因為避難法益價值有差距就指為過當。

第五.  要無公務上或業務上的特別義務  公務上業務上有特別業務的人，遇有危難臨頭，必須要忠於義務，不能置業務於不顧主張緊急避難。如果受到危難的是他人的法益，還是可以適用緊急避難的法則。

合於以上五要件的緊急避難行為，在刑法上可以阻卻違法，不負刑事責任。新聞報導中的陳姓教練，固然有照顧公司顧客的業務，但是他的避難行為是為了公司顧客的生命法益，不是他自身的法益，所以符合緊急避難要件。

子女可以被收養，不可出賣           

葉雪鵬（前最高法院檢察署主任檢察官）

去年十一月間，一位在台北市士林區開設婦產科診所的王姓醫師，因為業務上關係，接觸不少能生卻不能養的婦女，藉此之便從事販賣嬰兒的勾當，被檢察官提起公訴，犯罪事實中指這位王姓醫師，利用診所的人脈和地利，最近十年來所經手販賣的嬰兒，竟高達一百五十人之多。這位王醫師可以稱為販賣嬰兒的「大盤商」，因此檢察官對他具體求刑十年。同案被起訴的還有八十二人，除了王醫師診所包括護士在內的工作人員，其他被起訴的人，都是出賣親生骨肉的親人與自己沒有子嗣，想買嬰兒作為傳宗接代的人。王姓販嬰「大盤商」觸法的消息曝光以後，讓一些無力養育的媽媽也想效尤，把腦筋動到自己的小「貝貝」身上，想為他或她找個未來可以安身立命的好家庭，也想讓自己增加一筆填補失去孩子空虛的收入。由於販嬰的「大盤商」通路因被查獲而截斷，只好藉著無遠弗及的網路上網為孩子尋找歸宿。前些日子，報上登出一對年輕夫婦將自己的嬰兒照片上網尋求買主，結果被一對日本籍的夫婦看中，雙方在相談交易條件過程中，被警方發覺查獲，把這位差一點就成為日本人的小「貝貝」搶救下來！事隔不久，又有一位家住苗栗，還沒有結婚的心理準備，愛的結晶卻提前報到的未婚媽媽，在孩子出生以後，衡量自身經濟條件，無力扶養小孩的處境，只好忍痛割愛，想在網路上替孩子找一個好家庭養育他長大，也讓自己懷胎十月的辛苦得到些許回饋，便上網在「聊天室」中用「誰要買小孩？」的暱稱來吸引網友探詢，但此舉也讓終日睜著大眼，對著電腦螢幕想從中找出犯罪線索的警探人員瞧出端倪，利用電腦搭上線，假裝買主在線上討價還價，敲定的價碼是新臺幣三十萬元，並約好在苗栗火車站一手交錢，一手交付嬰兒。未婚媽媽信以為真，次日由她母親用機車載她抱著嬰兒，帶著自己撰擬的契約書草稿赴約，想不到一見到買主，對方手中亮出來的不是講好的花花綠綠鈔票，卻是證明警察身分的證件，人隨即被帶往警局。結果被移送檢察官偵辦。

***         ***         ***        ***         *** 

由上面所舉的兩個在網路上出售嬰兒，結果都被移送法辦的實例來看，嬰兒的確是受到法律的保護，不可以當作商品般作為買賣標的。這些要把自己兒女出買的人，普遍都存有一種錯誤的觀念，那便是兒女是自己生的，跟屬於自己名下其他的財產一樣，想要對他們怎樣就怎樣。這就與法律上的兒女產生了極大的差距，因為兒女雖然是父母所生，但當他們一旦脫離母體呱呱墜地的一剎那，就能夠獨立呼吸的話，這時在法律上便被稱為「人」。人，依民法第六條的規定，一出生就享有「權利能力」，是權利能力的主體，在民法上每一個人的權利能力都是一律平等，不容許因為性別、宗教、種族、身分有所區別。嬰兒雖然是父母所生，父母的權力能力並沒有因此高他們一等，可以支配他們的權利，把兒女當作權利客體，像自己所有財產一般任意加以處分或出售。真的這樣，縱然買賣雙方白紙黑字簽訂了契約書，在民法上也是無效的法律行為，不生買賣的效力。另外還要負起刑法上「販賣人口」的罪責。

販賣人口罪規定在現行刑法分則妨害自由章第二百九十六條之一第一項，條文內容規定：「買賣、質押人口者，處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得併科五十萬以下罰金。」法條中的罰金數額，依  總統於九十五年六月十四日公布的刑法施行法增訂的第一條之一規定，自同年的七月一日起，罰金的貨幣單位改為新臺幣，數額並提高為三倍，即為新臺幣一百五十萬元。這販賣人口的犯罪，舊的刑法並沒有規定，民國八十八年四月二十一日才由  總統公布增訂，增訂的理由，是在遏止近年來日益猖獗的人口買賣與逼良為娼妨害風化的案件，以單獨的罪名來處罰。上述的第一項只是處罰一般性的買賣人口的非法行為，像上面提到的兩個買賣嬰兒的實例，就屬於這項犯罪。加果犯罪的行為人販賣人口的目的，是意圖要使被販賣的人為性交或者為猥褻的行為，就要適用同條第二項的加重買賣人口罪來處罰，由於惡行重大，刑度也提高為七年以上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一百五十萬以下的罰金。另外買賣人口罪的成立要件，其中的「買賣」是民法債編中一個名詞，有人認為買賣的成立必須要有買賣雙方的合意，買賣才能成立。單獨一方上網尋求買主，犯罪應該還未成立。也有人則認為這種情形應該成立未遂犯。由於這是一種新的犯罪形態，實例並不多見，到現在還沒有統一的見解出現。

出賣子女既然是犯罪行為，還是打消這種念頭為妙，免得刑責上身。真的有意為孩子找個好家庭來養育，避免觸法還是考慮民法上的收養制度，因為那是要經過法院的裁定，才能完成收養的關係。 

   ［本文登載日期為96年2月13日，文中所援引之相關法規如有變動，仍請注意依最新之法規為準］。
